	陈璞：跟别人分享我的父亲很好

	南开新闻网记者 张国

　　陈璞，国际数学大师陈省身之女，经济学博士。陈先生住院后，12月2日，她连夜从美国飞到天津探病，却没有料到这是与父亲的最后一面。由于当时陈先生已经昏迷，陈璞连父亲最后的嘱托都没有听到。12月4日，当面对记者，她双眼红肿，虽极力克制，仍止不住泪流满面。
　　记者：您看起来休息不太好。
　　陈璞：我是星期四晚上才赶到天津的，因为这件不幸的事情，又有时差问题，休息很不好。父亲去世后，好多朋友打电话过来慰问，今天香港特首董建华也打电话来。最让我们感动的是南开的学生。我们当时不知道学生们昨天晚上在湖边守灵，只知道在宁园门前有学生。今天早上报纸来了以后，我们得知湖边的情况，特别感动。
　　记者：每年见到父亲的次数多么？
　　陈璞：我们总是很难得见到父亲。最近几年因为住在香港，所以见到父亲比较方便一点，大概每几个月见一次面。父亲去过香港两三次，往往是因为别的事情，只特地来过一次。他一般冬天到香港来，因为香港的夏天不是很舒服。我来过南开大学好多次。
　　每次见到父亲，他都会把我们小家庭、大家庭全部成员的情况一一问个遍，还有那些老朋友。每次与他见面，有的时候是几天，大概也一起呆过十天、半月。这要看他的时间，也看我的时间。
　　记者：最近一次家庭聚会是什么时候？
　　陈璞：我有两个孩子，我哥哥也有两个孩子。我们大家庭聚会，最近的一次是在“邵逸夫奖”颁奖期间，大部分家庭成员都在。父亲当时在香港呆了一个星期。
　　记者：陈先生后来选择回国，而不到你们身边颐养天年，是想要为国家做点事情？
　　陈璞：这个想法他是很早就有了。我记得前几年，有一次他去访问一所学校，看到很多人在图书馆里学习。他就很高兴，因为大家这样认真刻苦。后来稍微多问了一点，发现大家是在准备考托福，每个人都要出国。他就说：“中国人不非得出国才可以培养，可以有个选择。”他觉得当然有些人出国的话也好，不是说不能出，不是说研究院的时候非得要出，做博士后再出也可以。出去看看各种不同的地方，他一直觉得非常地重要，不能全部经验都是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圈里。可是他觉得中国应该可以自己做，他就回来做。
　　他总是有创新，在生活上也这样。比如看报纸，对报上讲的一些事情，他总是有自己的想法，不会跟着别人走。
　　记者：全世界都知道陈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，那么他在家里面是个怎样的父亲？
　　陈璞：他在家里的时候，其实对小孩都是很放纵的。他觉得没有必要给孩子们管制，让我们自由发展。因为他自己小时候就没有人管，完全是自由自在的，结果做得不错。但我一直跟他讲：“你是很特别，才可以成功，而我们普通的人是需要人来管的。”
　　记者：他从来不生气吗？
　　陈璞：他好像也有生气发火的时候，但我大都不记得了。他不打人，绝对不打人。我只记得有一次他打我手心，一点都不疼，我就跟他讲：“可以再打得稍微疼一点，否则没有用。”
　　记者：听说他也很有原则、很固执。
　　陈璞：他是一位慈父，对我们一点也不严厉，但他有原则。什么是对的，什么不对，都有原则。父亲不“教”，而是“做”，他以身作则。我们晚辈跟他谈话的时候，他不做空洞的说教，而是谈天。比如他对人非常宽容，但不跟我们讲应该怎么宽容，而是给我们讲一些别人的例子。他自己做，我们就跟着他学。
有的时候，我们跟他谈完了一件事情，他也没有立即表示出什么意见。这并不表示他没有听到，也不表示他不懂，而是表示他需要想一想。他常常在晚上想，第二天吃早饭，他就把晚上想出来的跟我们讲，嘱咐我们要怎样小心，怎样考虑事情。你可以知道他的精神花在什么地方。
　　记者：父亲在你心里最深的印象是什么？
　　陈璞：父亲给我最深的印象是，他对每个人都很好。他看人的时候就是看你这个人，并不是看你穿什么衣服、去什么地方玩、有钱没有钱。他对每一个人都很公平，尊敬每一个人，因为你是人。
　　记者：陈先生一生贡献给了世界和科学事业，留给家庭的少之又少。你们习惯吗？
　　陈璞：父亲去世那一夜，好几千名南开师生为他送行，大家是把他当成亲人来对待的。跟别人分享我的父亲，这很好。虽然我好希望可以比较自私一点，让父亲只属于我们家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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